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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王权与来世＊

———埃及古王国时期太阳神信仰的嬗变

温 静

内容提要 从早王朝到古王国时期，古埃及国家的太阳神信仰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
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太阳神崇拜、王权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来世信仰三者之间产
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早王朝时期是太阳神信仰的萌芽阶段，到阶梯金字塔建造之前，都
只有零星的史料。在第四王朝时期，君主成为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太阳神、君主及其来世
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死去君主的供奉成为太阳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王朝是太
阳神信仰的全盛时期，在官僚体系与王权制度化的同时，太阳神信仰也走向制度化，君主修
建单独的太阳神庙，对太阳神的供奉从对君主的供奉中独立出来。从第五王朝末期到第六
王朝，奥赛里斯信仰出现，并与太阳神信仰相互融合，世俗君主在来世信仰中的地位为奥赛
里斯所取代。至此，古埃及宗教体系的基本框架已构建完备，太阳神、王权与以奥赛里斯为
主的来世信仰这三大要素成为了后世埃及神学体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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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帝王自称天子，古埃及君主则有“太阳之子”的称号。① 正如宗教学家伊利亚德( Mircea
Eliade) 所指出的，“较诸其他宗教，埃及宗教以太阳崇拜为主导”。② 埃及学家奎尔克 ( Stephen
Quirke) 甚至认为，埃及的整个青铜时代，都是“拉神的时代”。③ 在古埃及宗教信仰中，太阳代表着生
命与复活。根据丧葬经文的描述，太阳神在夜晚进入冥界，照亮地府的亡灵，使其复活，并在午夜与
冥界之王奥赛里斯( Osiris) 相结合而获得新生。同时，太阳神与王权也密不可分。君主作为太阳神
之子统治着世间万物，而太阳永无止境地东升西落，则象征着王权的永恒。

西方埃及学界一直非常重视古埃及宗教中太阳神信仰的研究。德国埃及学家扬·阿斯曼( Jan
Assmann) 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基础，从整体上分析了古埃及太阳神信仰的内涵及其与王权的关
系———君主作为太阳神祭司，同时具有人与神的属性。④ 而新王国时期出现的埃赫那吞( Akhena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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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也是古埃及太阳神信仰研究的焦点。① 然而，对太阳神信仰的研究往往以中王国以后的史
料为基础，如出现在《亡灵书》中的《太阳神赞美诗》，以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铭文，②这些史料并不能
反映古王国时期太阳神信仰的发展状况。此外，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祭庙与太阳神庙虽然一直受
到建筑、考古与艺术史学研究的青睐，但相关研究更偏重于单个宗教建筑的功能与意义，③没有将太
阳神信仰置于时间维度内，以发展的观点进行考量。因此，本文将梳理西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
发掘成果，结合相关史料，讨论古王国时期太阳神信仰的发展变化，并着重分析太阳崇拜、王权与来
世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古王国之前的太阳神信仰

伊利亚德认为，太阳神信仰虽然古老，但在人类文明中，却不是普遍存在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文
明与文化产生了太阳神信仰，而这些文明中，太阳神信仰与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分不开的。④ 在古埃及
前王朝时期( 约前 5300—前 3000 年) ，太阳神的形象也是相当模糊的，囿于史料的匮乏，对这一时期
太阳神信仰无法进行详细讨论。即便是到了早王朝( 约前 3000—前 2686 年) 时期，关于太阳神信仰
的表述，也只留下零星的证据。直到第三王朝，埃及国家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太阳神才开始具有
相应的形象与文字表达。从对太阳这一自然力的崇拜，到复杂的宗教信仰体系，太阳神信仰经历了
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

埃及地区原始宗教信仰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早在公元前六千纪，尼罗河谷西
部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中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崇拜。在纳布塔 －普拉亚( Nabta Playa) ，考古学家发现
了可能用作记录太阳与恒星位置的石阵，以及埋葬于坑穴之中的完整的牛只。⑤ 伊利亚德认为，在
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中，有关天空和星象的神圣性是较为普遍的体验。⑥ 纳布塔 －普拉亚的石阵很
可能就是原始的宗教建筑。牛是哈托尔女神( Hathor) 的象征，哈托尔作为太阳神的伴侣，在古王
国时期与太阳神信仰关系密切。当然，这些史前文物和遗迹因为缺乏文字记述，不能成为早期太
阳神信仰的确凿证据，但石阵与牛只的墓葬意味着该地区与古埃及太阳神信仰可能存在着某种
渊源。

最早关于太阳神崇拜的文字证据来自位于萨卡拉( Saqqara) 的第 3506 号墓。⑦ 该墓中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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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件石质容器上面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符号 ，读作 wr 或wr 。① 在古埃及语中的
意思是“看”，wr的意思是“大”，而 wr ( 可译作“伟大的观者”) 正是后来的宗教文献和铭文中
赫利奥波利斯( Heliopolis) 太阳神大祭司的头衔。② 这一头衔还出现在第二王朝的一块石质容器残
片上。③

在第一王朝君主杰特( Djet) 的一把象牙梳上，出现了鹰形的神祇在船上航行驶过天空、展翅飞
翔以及站立在王名框之上的形象。其中雄鹰展翅的形象，可能是后来带翼日轮的原型。④

到了第二王朝，太阳神之名拉首次出现在了王名中。拉 －奈布( Ｒaneb，也读作奈布 －拉，Nebra)
是第一位将拉神名字写入王名的君主。拉 －奈布这一王名由表示太阳的符号 和表示“主人”的
符号 nb组合而成。根据古埃及语法规则，⑤这一王名的含义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我的主人
与太阳神”，⑥“太阳神属于我”，“我的主人是太阳神”，⑦以及“拉是我的主人”。⑧ 德国学者卡尔
( Jochem Kahl) 发现，在一只第二王朝的石碗上刻有一对王名，其中之一是拉 －奈布，另一个是威内格
( Weneg) ;这说明，拉 －奈布与威内格是同一国王的两个名字———拉 －奈布为荷鲁斯( Horus) 名，而
威内格则为王位名。⑨ 这一对写在一起的王名，可以译作“上下埃及之王威内格，荷鲁斯拉 － 奈
布”。瑏瑠 卡尔进一步指出，在第五王朝末期出现的《金字塔铭文》中，威内格是太阳神之子与太阳神追
随者的名字。瑏瑡《金字塔铭文》第 363 条( PT 363) 这样写道: “太阳神，过来，渡泰提( Teti) 至彼岸，正
如你渡你的追随者威内格，那个你所爱之人。”瑏瑢如果威内格是拉 －奈布的另一王名，那么就说明他
将自己置于“太阳神追随者”的地位，拉 －奈布这一王名就是“拉是我的主人”的意思。这也就是说，

在第二王朝时期，至少已经有一位国王将太阳神视为处于主宰地位的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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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王朝，“金太阳( nbw) ”与“金荷鲁斯( H． r nbw) ”的头衔开始出现，①其中后者是从前

者发展而来的，最终成为埃及君主的固定名称，而“金”的符号代表了王权中的太阳象征意义。②

同时，第三王朝君主乔赛尔( Djoser) 在萨卡拉地区建造了阶梯金字塔作为自己的陵墓。在阶梯

金字塔随葬坑中出土的一件石质容器上，“赛克特 －拉”( ) 一词与赛德节( h． b sd) 写在了一

起。③ 有学者认为，赛克特 －拉很可能是与国王有关的某种仪式，或者是举行赛德节的场所的名
称。④ 也就是说，代表王权更新的赛德节与太阳神崇拜已经关联起来。

相对于前王朝时期的王家墓葬，阶梯金字塔在建筑形式上有三个重大的转变:一是外形的转变，

第一王朝与第二王朝的长方形陵墓为阶梯形状的金字塔所取代; 二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早王朝时期
的王陵建在位于中埃及地区的阿拜多斯( Abydos) 沙漠地带，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而阶梯金字
塔建造在萨卡拉的沙漠边缘地带，距离当时的都城很近;三是陵墓形制的改变，早王朝时期，沙漠深
处的陵墓与河谷地带的祭庙⑤是分离的，而乔赛尔金字塔建筑群则将这两者结合到了一处，并仿照了
当时王宫的建筑模式，作为与君主生前居所相对应的死后居所。

阶梯金字塔的形状及其前所未有的建筑高度，代表死去的君主可以上升到高处，实现从地面到
天空的空间转换。⑥ 伊利亚德认为，上升到高处、飞升或升天的意象，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观念中
十分常见，在这样的宗教观念中，天空是神圣的领域，是神和神化的英雄的居所。⑦ 阶梯金字塔无疑
是将古埃及宗教中这一原始经验实体化了。乔赛尔阶梯金字塔的设计者可能是伊姆荷太普
( Imhotep) ，他是赫利奥波利斯太阳神大祭司，⑧并且可能早在第二王朝末就已经享有这个头衔了。⑨

同时，伊姆荷太普还具有其他高阶头衔，如 ( 下埃及之王的掌印官) ，瑏瑠 ( 内阁大

臣) ，瑏瑡 ( 大庄园的管理人) 等。瑏瑢 太阳神大祭司由朝廷要员担任，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事

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表明当时的太阳神信仰已经开始占据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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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化的君主:太阳神信仰的发展

在第四王朝，古埃及国家中央集权高度发展，太阳神信仰与王权紧密结合，成为丧葬宗教与来世
观念的核心。

在这一时期，拉神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君主的名字中。第四王朝的第三位君主拉 －杰德夫
( Ｒadjedef) 的名字意为“拉神是他的根基”。① 之后即位的是哈夫拉( Khafra) ，其名意为“他的显现是
拉神”。② 名字里带有拉神的君主还有门卡乌拉( Menkaura) ，意为“拉神之卡所确立之人”。③ 这些王
名体现了拉神与国王权威的密切关系，表明太阳神信仰已经与王权结合在一起。

拉 －杰德夫也是第一位使用 “拉之子”头衔的君主。④ 该头衔第一次明确定义了太阳神与
君主的关系———太阳神与君主通过象征性的血缘关系联系起来，君主来自太阳神，当死去的国王升
入天空与太阳神合一时，他的儿子“拉之子”则继承王位，成为新的现世君主。可以说，“拉之子”头
衔的出现，不仅确定了君主作为神之子的神圣性，也确定了拉神作为国家主神的地位。

除了王名与“拉之子”称号，太阳神信仰在丧葬建筑形式上也得到了充分展现。第四王朝的第一
位君主斯奈弗如( Sneferu) 建造了三座金字塔，完成了由阶梯金字塔到真正金字塔的转变。同时发生
改变的是金字塔建筑群的朝向。第三王朝时，乔赛尔金字塔是南北走向的，而斯奈弗如之后，金字塔
建筑群改为东西朝向。斯奈弗如的继任者胡夫( Khufu) 、哈夫拉、门卡乌拉继承了斯奈弗如的金字塔
建筑形制，在吉萨高原建造了自己的金字塔。此时的金字塔建筑群由三部分组成:位于沙漠中的金
字塔和金字塔祭庙( 又称上庙) ，位于沙漠边缘地带接近尼罗河谷的河谷祭庙( 又称下庙) ，以及连接
这二者的长甬道。以王家金字塔为中心，朝廷为各级官员规划了墓地，官员的马斯塔巴陵墓
( Mastaba，即地面建筑为长方形的石质或泥砖大墓) 都整齐地排列在金字塔周围。这样的墓地规划
是第四王朝所特有的，类似的情况只发生在第五王朝的乌纳斯( Unas) 与第六王朝的泰提( Teti) 统治
期间。

金字塔建筑群的朝向强烈指向太阳崇拜。东西走向象征着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轨迹。西方是
日落的方向，象征着死亡。死去的国王在河谷祭庙中举行丧葬仪式，再经过甬道，到达位于西方的金
字塔祭庙，最终安葬在金字塔内的墓室中，丧葬仪式的路径与太阳运行轨迹是相一致的。这样的安
排使建筑形式与宗教仪式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宗教仪式象征意义的现实载体。除了金字塔，哈夫拉
还建造了大狮身人面像。在古代近东文化中，狮身人面像一直具有太阳象征意义，⑤其本身象征着君
主向太阳神奉献供品。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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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onald J． Leprohon，The Great Name: Ancient Egyptian Ｒoyal Titulary，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13，p. 36．
Leprohon将其翻译为“他( 指国王) 如拉神一般出现”;在注释 37 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另一种含义，即“拉神是他的显现”，但
在这种情况下，王名应读作 Ｒa-khaf，而其希腊文音译为 Chephren，表明 Khafra 是正确的顺序。笔者认为，如果王名读作
Khafra的话，其含义更可能是“他的显现是拉神”，而非“他如拉神一般出现”，因为这里并没有表示“如”的介词。参见
Leprohon，The Great Name: Ancient Egyptian Ｒoyal Titulary，p. 36，note 37．
Leprohon，The Great Name: Ancient Egyptian Ｒoyal Titulary，p. 36．
Leprohon，The Great Name: Ancient Egyptian Ｒoyal Titulary，p. 35，note 35．
Mark Lehner，The Complete Pyramids，Thames and Hudson，1997，p. 127．
Lehner，The Complete Pyramids，1997，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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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筑模式来重现宇宙规律，是古埃及建筑设计最为核心的理念。神庙象征着创世之初从混沌
中升起的原始土丘，而太阳神是创世活动的核心，太阳在原始土丘上升起，代表着生命的诞生与创世
的完成。① 因此，金字塔建筑是当时太阳神信仰的具象化表达，其走向象征着太阳的运动轨迹，其作
为陵墓的功能使其成为将君主太阳神化的场所。这一理念正是在第四王朝时形成的。在此之前，乔
赛尔阶梯金字塔建筑群本质上是对君主生前所居住的宫殿的模仿。而到了第四王朝，斯奈弗如的金
字塔建筑群彻底脱离了对住宅的模仿，成为宗教仪式的载体与宗教理念的实体化体现。

死后的君主通过金字塔而成为神，主要借由两种途径，一是死去的君主经金字塔升入天空，与太
阳神合一，二是死去的君主升入天空后，加入永不会落下的拱极星之中，而拱极星所在的天空区域，

就是历代先王所在的神圣领域。② 这就是金字塔的双重象征含义———太阳象征与恒星象征。太阳的
运行是周而复始的，而恒星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前者象征着王权的更新与君主的“复活”，而后者代
表着王权的永恒性与君主的“永生”。

在神圣领域，历代先王是作为神而存在的，第四王朝私人墓葬铭文中出现的“伟大之神”
( ) ，就代指死去的国王。③ 个人在死后需要追随“伟大的神”到达来世，而君主的陵墓———金字
塔，也就成为了君主追随者墓地的中心。④ 臣属作为君主在世间的追随者，在死后也安葬于君主身
侧，与君主同享来世。国王与死者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供品的提供上。名义上，古埃及官员所享有
的供品，都是由君主和神明提供的。“献祭格式”( offering formula) 明确表达了这一理念。⑤ 所谓献祭

格式是一种特殊的墓室铭文，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开头是 h． tp dj nswt及某位神祇的名字，如阿努比斯
( Anubis) 或奥赛里斯，意为“国王( 与某位神) 所给予之祭品”，⑥中间部分是供品的名称和数量，最后
是接受供品的墓主人姓名与头衔。献祭格式作为仪式性表达，象征着君主作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能
够确保死者得到供品。因此，臣属的来世实际上是通过国王所赐予的陵墓、丧葬仪式及各种祭品来
保障的。在第四王朝时期，很多王室成员与官吏的名字中都包含拉神的名字，这说明太阳神信仰在
官僚阶层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⑦ 但是，当时的私人墓葬铭文中没有出现过拉神的名字，也没有个人
向太阳神直接献祭的证据。这意味着个人与太阳神之间并没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

国王可能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在太阳神与世人之间充当中间人。⑧ 可以说，这一时期君主的权力，不

9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rik Hornung，Idea into Image: Essays on Ancient Egyptian Thought，Timken，1992，pp. 115 － 129．
Quirke，The Cult of Ｒa: Sun-Worship in Ancient Egypt，pp. 116 － 117．
Ｒacheli Shalomi-Hen，“The Dawn of Osiris and the Dusk of the Sun-Temples: Ｒeligious History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Dynasty，”in
Peter Der Manuelian and Schneider Thomas eds．，Towards a New History for the Egyptian Old Kingdom: Perspectives on the Pyramid
Age，Brill，2015，p. 461; Bettina Schmitz，Untersuchungen Zum Titel S3-Njswt“Knigssohn”，Habelt，1976，p. 62．
Goedicke，“Abusir-Sqqara-Giza，”p. 406．
关于古王国时期献祭格式的研究，参见 Günther Lapp，Die Opferformel des Alten Ｒeiches: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Einiger Spterer
Formen，Zabern，1986．
Helmut Satzinger，“Beobachtungen zur Opferformel: Theorie und Praxis，”Lingua Aegyptia 5 ( 1997) ，pp. 177 － 188．
在第三王朝至第四王朝的王室与书吏阶层中，拉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人名中，参见 Kahl，“Ｒa Is My Lord”: Searching for the
Ｒise of the Sun God at the Dawn of Egyptian History，pp. 29 － 38．
埃赫那吞信奉太阳神阿吞( Aten) ，而将自己置于人与太阳神中间人的地位，见 Donald B． Ｒedford，“Akhenaten: New Theories
and Old Facts，”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Ｒesearch，No. 369 ( May 2013) ，pp. 26 － 28．有学者认为，埃赫那吞
的宗教改革是对古王国的“仿古”，即恢复古王国时期的太阳神信仰，见 W． Ｒaymond Johnson，“The Setting: History，
Ｒeligion，and Art，”in Ｒita E． Freed，Yvonne J Markowitz and Sue D'Auria，eds．，Pharaohs of the Sun: Akhenaten，Nefertiti，
Tutankhamen，Museum of Fine Arts，1999，p. 47．



世 界 历 史 2020 年第 6 期

仅体现在对现世的统治和管理上，也延伸到了死后世界，而此时的太阳神信仰，也是依赖于强有力的
君主而存在的。植根于王权的太阳神信仰，反过来又赋予了君主极大的权力，君主的个人权威与太
阳神的神圣性在这一阶段是合二为一的。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金字塔的建造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全国地方资源支配权和官僚管理体系

的高度发达。在第四王朝时期，王室在全国各地建立庄园( 即户特，h． wt) ，从而控制地方的农业生产、

产品分配与自然资源开发，①成为君主太阳神化的经济基础。此外，在金字塔祭庙中，有专门的祭司
来负责供奉死去的君主，而祭司的收入就来自王室庄园。②

因此，第四王朝的君主一方面控制着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力，另一方面控制着臣属的丧葬仪式与
来世重生。国王本人神化为太阳神，国家政治与宗教，神权与王权，也都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坎普
( Barry J． Kemp) 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发展是有其文化心理学根源的，即君主对领土与资源的
掌控需要某种象征意义或神秘意义上的表达，而这种表达不仅可以强化其作为领导者的自信，也可
以使社会中的民众对其更为信服。③

金字塔与太阳神信仰之间的联系在其地理位置排布上也有所体现。吉萨高原上三座大金字塔
的西南角连线指向中王国时期修建的赫利奥波利斯森乌斯莱特一世( Senusret I) 方尖碑。有学者认
为，这座方尖碑位于赫利奥波利斯太阳神庙的中心位置，很可能是在古王国时代遗址的基础上建造
的。④ 这样的位置关系说明金字塔的建造始终贯彻了太阳神信仰的宗教理念。金字塔代表着太阳轨
迹的最西端，而位于尼罗河东岸的赫利奥波利斯则代表着太阳升起之处，因此，太阳神由赫利奥波利
斯进入人类所居住的现世，在吉萨的金字塔处回到神圣领域。⑤ 吉萨金字塔与赫利奥波利斯的位置
关系反映了太阳神信仰最核心的观念，即国王死后与太阳的运动轨迹相融合，从而成为太阳神。胡

夫大金字塔的名称是“胡夫的地平线( ) ”。在古埃及人的宇宙观念中，地平线是太阳重生

的地方。在中王国时期的一部文学作品《辛努亥的故事》中，驾崩的阿蒙姆哈特一世( Amenemhat I)

被称为“升入其地平线”的神，他“穿越天空，融入日轮”，他的身体“与创造他的( 那位神) 相融合”。⑥

在这里，创造了国王的神，显然是指太阳神，而“升入地平线”与“融入日轮”，则是国王驾崩的委婉说
法。此外，君主与太阳神的结合，君主通过升入天空而复活，以及君主和太阳一起借由天空女神而获
得重生等观念在《金字塔铭文》中也有所体现。《金字塔铭文》第 606 条( PT 606) 这样写道: “你( 指
死去的国王) 将坐在拉神的宝座之上统治众神，因为你就是拉，由努特( Nut) 而诞生，她每天都给予太
阳生命，这位奈姆提埃姆萨夫 －美利恩拉( Nemtiemzaf Merenra，死去国王的姓名和称号) 也将如太阳
一般每天诞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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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Juan Carlos Moreno Garcia，Hwt et le Milieu Ｒural gyptien du Ⅲ e Millénaire: conomie，Administration et Organisation
Territoriale，Bibliothèque de l'cole des Hautes tudes，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337，Champion，1999，p. 14．
Barry J． Kemp，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2 ed．，Ｒoutledge，2006，p. 167．
Kemp，Ancient Egypt: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p. 74．
Hans Goedicke，“Giza: Causes and Concepts，”The Bulletin of the Australian Centre for Egyptology，vol. 6 ( 1995) ，pp. 31 － 50．
Goedicke，“Abusir-Sqqara-Giza，”p. 404．
Alan H． Gardiner，Notes on the Story of Sinuhe，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1916，pp. 9 － 10，168．
《金字塔铭文》第 606 条，参见 Allen，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p. 226; Ji í Janák，Hana Vymazalová and Filip
Coppens，“The Fifth Dynasty‘Sun Temples’in a Broader Context，”in Miroslav Bárta，Filip Coppens and Jaromír Krej í eds．，
Abusir and Saqqara in the Year 2010，Czech Institute of Egyptology，Faculty of Arts，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2011，p.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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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太阳神庙的建造:王权与太阳神信仰的制度化

太阳神崇拜在第五王朝达到了顶峰。书写于中王国时期的一份纸草文献记录了第五王朝时太
阳神信仰流行的盛况。柏林纸草第 3033 号( 又称为Westcar纸草) ，讲述了发生在第四王朝君主胡夫
宫廷中的魔法故事。① 在故事中，赫利奥波利斯太阳神祭司的妻子由太阳神受孕，诞下三胞胎儿子，
这三个孩子后来就成为了第五王朝的前三位君主。这一情节虽为杜撰，却反映出当时太阳神信仰的
繁盛给后世留下的深刻记忆。

第五王朝太阳神信仰最重要的特征是太阳神庙的修建。在阿布希尔( Abusir) 与邻近的阿布 －
格拉博( Abu-Ghurab) 地区，第五王朝的六位君主均建造了宏伟的太阳神庙，这在古埃及历史上是开
创性的。每座太阳神庙都有自己的名称，其中均包含拉神之名。每座太阳神庙名称的限定符号不尽
相同。在大多数的文本记录中，乌瑟尔卡夫( Userkaf) 太阳神庙的限定符号是带有底座的马斯塔巴
墓，其顶部并没有方尖碑，即 。马斯塔巴底座型限定符号可能代表了位于赫利奥波利斯的圣山，
或者奔奔石( bnbn) 的形状。② 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其限定符号为带有低矮底座的方尖碑，即 。③ 太
阳神庙名称限定符号的改变，可能反映了不同建筑阶段神庙的外观。萨胡拉( Sahura) 、拉奈弗尔艾
弗( Ｒaneferef) 与门卡乌荷尔( Menkauhor) 的太阳神庙都使用马斯塔巴型底座作为限定符号; 奈弗尔
伊尔卡拉( Neferirkara) 与尼乌瑟尔拉( Niuserra) 的太阳神庙则使用方尖碑为限定符号。④ ( 见表 1)

表 1 第五王朝太阳神庙的名称

王名 太阳神庙名 含义

乌瑟尔卡夫 拉之堡垒⑤

萨胡拉 拉之田野

奈弗尔伊尔卡拉 拉心中之地

拉奈弗尔艾弗 拉之供奉

尼乌瑟尔拉 拉之喜悦⑥

门卡乌荷尔 拉之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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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Adolf Erman，Die Mrchen Des Papyrus Westcar，W． Spemann，1890．英文翻译可参见 Kelly Simpson，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Instructions，and Poetry，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pp. 13 － 24．
Werner Kaiser，“Zu den Sonnenheiligtümern der 5． Dynastie，”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Archologischen Instituts，Abteilung
Kairo，no. 14 ( 1956) ，pp. 110 － 111．
Kaiser，“Zu den Sonnenheiligtümern der 5． Dynastie，”pp. 109 － 111．
Kaiser，“Zu den Sonnenheiligtümern der 5． Dynastie，”Abb. 1; Massimiliano Nuzzolo，“The Sun Temples of the Vth Dynasty: A
Ｒeassessment，”Studien zur Altgyptischen Kultur 36 ( 2007) ，p. 241，pl. 1a．
Ｒainer Stadelmann，Die gyptischen Pyramiden: vom Ziegelbau zum Weltwunder，Wiss． Buchges．，1991，p. 163．其他的翻译包括
“拉之仓库”，参见 Miroslav Verner，The Pyramids: Their Archaeology and Histroy，Atlantic Books，2002，p. 266，以及“拉之出生
地”，参见 David O'Connor，“Pyramid Origins: A New Theory，”in Erica Ehrenberg ed．，Leaving No Stones Unturned: Essays 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Egypt in Honor of Donald P． Hansen，Eisenbrauns，2002，p. 128． 一词通常指位于希拉孔波利斯
( Hierakonpolis) 的王家建筑，外围是巨大的围墙，内部现存土堆状建筑结构，其作用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该建筑是与
王室权威密切相关的。Janák，Vymazalová，and Coppens，“The Fifth Dynasty‘Sun Temples’in a Broader Context，”pp. 432 －
433．
sp-jb在这里是一个以 jb ( 心) 做主语的名词结构，字面的意思是“心所接受的 ( 事情 ) ”，指喜悦、愉快之事，参见 Adolf
Erman，Wrterbuch der Aegyptischen Sprache，J． C． Hinrichs，1935，Band 4，p.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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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字塔建筑群类似，太阳神庙也由三部分组成———位于西边沙漠地带的上庙，上庙以东尼罗
河泛滥平原附近的下庙，以及连接上庙和下庙的长甬道。上庙是整个神庙建筑群的核心，其中建有
方尖碑与祭坛，下庙在设计上与金字塔的河谷祭庙非常类似，其中建有放置雕像的壁龛，以及环绕的
柱廊。太阳神庙具有开放性特点，无论是甬道还是方尖碑前的祭坛，都直接沐浴于阳光之下，与金字
塔和后世神庙的幽暗封闭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文献所记载的六座太阳神庙中，目前已经发掘的是乌
瑟尔卡夫与尼乌瑟尔拉的太阳神庙。乌瑟尔卡夫是在阿布希尔建造太阳神庙的第一位君主。20 世
纪 50 年代，德国和瑞士联合考古队发现了已经处于废墟状态的神庙。① 尼乌瑟尔拉的太阳神庙是由
德国考古队在 1898 年至 1901 年期间发掘的，②其建筑形式与乌瑟尔卡夫太阳神庙基本相同，但保存
更为完整。

就一般意义而言，古埃及神庙是神的居所，也是社区的供奉中心，在精神层面上，则是古埃及人
宇宙观的体现，是人世与神圣领域的联结。③ 重生与创世是太阳神信仰的最基本理念。这样的理念
来自太阳的周年变化( 不同季节太阳高度的变化) 与太阳的日运动( 太阳的东升西落) 。太阳神庙中
的方尖碑是太阳神创世的象征。方尖碑顶部的小金字塔顶象征着“奔奔石”，奔奔石代表着创世之初
从原始努水( Nu) ④中所升起的原始土丘。⑤ 乌瑟尔卡夫太阳神庙的限定符号 可能代表了位于赫
利奥波利斯的圣山，或者奔奔石的形状，即古埃及创世神话中从原始努水中升起的土丘。⑥ 方尖碑顶
端是小金字塔顶，很可能覆盖着铜箔或金箔，以便能够反射太阳的光辉。当方尖碑每天清晨反射出
朝阳的第一缕光辉的时候，其本身就成为了太阳与重生的象征。⑦ 尼乌瑟尔拉太阳神庙中的“季节
堂”则体现了太阳的周年更新。季节堂的墙壁上装饰有以自然为题材的浮雕，包括用渔网捕鱼、用粘
网猎鸟、用纸莎草制作小船等日常活动。这些主题看似只是对大自然和尼罗河畔日常生活的刻画，

其实具有深刻的宗教象征意义: ⑧一方面，人类在这些活动中所获得的来自自然界的各种物资，都是
太阳神的馈赠;另一方面，这些活动都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代表由太阳周年运动所决定的季节变化与
农业周期，即年复一年自然界的枯荣更新，以及太阳神作为宇宙主宰永远维持更新的能力。⑨ 在现存
的浮雕中，可以确定两个季节:造船、捕鱼、捕鸟与鸟群在芦苇荡上方盘旋的场景代表收获季，而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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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ovská and P． Vl ková eds．，Abúsír: Secrets of the Desert and the Pyramids，National Museum． 2006，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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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这是早期宗教发展的普遍现象。参见伊利亚德: 《宗教思想史》第 1 卷，第 33 页。
Gay Ｒobins，The Art of Ancient Egyp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 62; Janák，Vymazalová，and Coppens，“The Fif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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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场景则代表泛滥季。① 通过对这些季节性活动的刻画，神庙本身构成了一个缩微的宇宙。在
这一点上，无论是阿布希尔太阳神庙与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庙，或其他神祇的神庙，其性质都是一
样的。然而，阿布希尔的太阳神庙也具有其特殊性。

对于阿布希尔太阳神庙的属性与作用，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奎尔克认为，阿布希尔与阿
布 －格拉博的太阳神庙起到了“天线”的作用。由于阿布 －格拉博以南的金字塔与赫利奥波利斯之
间有山丘阻隔，无法遥相呼应，因此，阿布希尔太阳神庙的兴建，是为了将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之
力，借由这些太阳神庙传递到阿布 －格拉博以南的金字塔; 而之所以没有将金字塔建造在可以望到
赫利奥波利斯的吉萨高原，乃是由于当时的吉萨高原陵墓遍布，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再修建大型金
字塔了。② 然而，这一理论有其局限性。如果阿布希尔与阿布 －格拉博的太阳神庙只是起到“天线”

的作用，那么就应该只是赫利奥波利斯太阳神庙的复制品，照搬赫利奥波利斯太阳神庙的建筑模式;

然而，阿布希尔太阳神庙与金字塔一样，都带有河谷祭庙和甬道，其布局结构更接近金字塔。此外，

在后世各种宗教文献中，都没有提及太阳神之力可以借由方尖碑等建筑或设施，从赫利奥波利斯传
播到别处。实际上，太阳神之力来自天空中的太阳是更为自然的想法，特别是在几乎没有降水的埃
及地区，每天都可以看到天空中的日轮，不需要借助任何媒介来“传播”太阳之力。

由于阿布希尔与阿布 －格拉博的太阳神庙与金字塔的建筑布局相一致，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太
阳神庙本质上是丧葬建筑，用来供奉作为君主之父的太阳神，或者说，是太阳神的陵墓。③ 然而，这一
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从目前已知的证据来看，在古王国时期，并没有任何关于太阳神死亡的文
献资料或浮雕壁画，因此，很难说在那时就形成了关于太阳神死亡的宗教观念。④ 既然太阳神并不会
死亡，那么阿布希尔的太阳神庙是其陵墓一说，也就无从谈起了。

也有学者提出，阿布希尔太阳神庙是供奉在世君主的地方，而在世的君主，就是太阳神的化身，

因此在太阳神庙中接受供奉，在其死后，供奉也仍将继续下去。在神庙中的季节堂内所装饰的浮雕，

代表着大自然为君主提供的滋养，而表现赛德节场景的浮雕则象征着王权的更新。因此，太阳神庙
也是君主得到永久性供奉的场所。⑤ 这一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具有合理性的，例如，太阳的更新与赛德
节上王权更新是相联系的，此外，君主是太阳神的化身这一点，也在神庙中有所体现。然而，对君主
的供奉是否在其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君主作为太阳神的化身究竟是在死后，还是在其在世时，都尚存
疑问。实际上，对在世国王的神化与供奉在古埃及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通常的情况是，君主在死后
得以神化，并得到供奉。无论是从第五王朝两座存世太阳神庙的考古研究，还是从文献记载中其他
几座太阳神庙供奉的情况，都无法得出国王在生前就已经神化并接受供奉这一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阿布希尔与阿布 －格拉博太阳神庙与过世君主的联系更为明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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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太阳神庙本质上是丧葬性建筑。① 首先，从建筑布局来看，太阳神庙与金字塔建筑群具有
相似的结构，均由上庙、河谷祭庙( 下庙) 以及连接二者的甬道组成。乌瑟尔卡夫太阳神庙的河谷祭
庙与斯奈弗如弯折金字塔的河谷祭庙布局极为相似，都包含前厅、庭院以及一系列带有壁龛的礼拜
堂。② 此外，尼乌瑟尔拉太阳神庙的浮雕装饰，也反映了太阳神庙的丧葬属性。表现季节场景的浮雕
代表着年复一年的永恒时间，因此具有永生的象征意义。而赛德节场景浮雕则具有丧葬的含义。③

类似的浮雕也出现在了乔赛尔金字塔的南墓中。在太阳神庙中，赛德节仪式的举行是在每年的第一
天，与太阳神的生日是在同一时间。④ 此外，在太阳神庙附近，还发现了泥砖砌成的船只。在胡夫大
金字塔附近，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巨大的太阳船。太阳神庙附近的泥砖船只，可能是为了太阳在冥界
的航行而准备的。这些建筑形制与宗教仪式表明，太阳神庙是为了死去国王建造的丧葬性建筑，用
于供奉死后成为太阳神的君主。这就是说，单一的金字塔建筑不能满足对太阳神的祭祀需要，太阳
神已经从世俗国王的权力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供奉对象。

第五王朝金字塔建筑形式较之前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在第五王朝之前，王室与贵族从来没有在
阿布希尔地区建造过陵墓。第五王朝的第一位君主乌瑟尔卡夫将其金字塔建在了萨卡拉的核心地
带，接近乔赛尔金字塔，而将太阳神庙建造在了阿布希尔。在乌瑟尔卡夫之后，萨胡拉将金字塔建造
在了阿布希尔，并在金字塔祭庙、甬道与河谷祭庙的墙壁上加入了第四王朝时所没有的浮雕装饰。

在河谷祭庙的墙壁浮雕中，萨胡拉被刻画成打击敌人的狮身人面像形象，甬道的墙壁上也装饰着神
祇引领外族囚犯的浮雕。⑤ 打击敌人与捆绑成一列的囚徒的主题是后世神庙墙壁上常见的主题，常
出现在神庙的入口部分，代表着君主或神明制服邪恶势力，维持宇宙秩序的强大能力。⑥ 国王乘船在
海上航行与女神哺育国王的浮雕也出现在金字塔祭庙中。⑦ 此外，祭庙中还出现了第四王朝私人墓
葬中的一些装饰主题，如拟人化的祭祀庄园( funerary estate) 、捕鱼、狩猎、航船等。⑧

采用私人墓葬装饰主题来装饰金字塔祭庙的做法体现出了王权的世俗性，而王权的神圣性则可
能由相应的太阳神庙所代表。换言之，自乌瑟尔卡夫起，第五王朝的君主开创了新的传统，即将王权
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相分离———金字塔是世俗君主的陵墓，而太阳神庙则供奉死后与太阳神合一的
君主。

王权观念的变化与当时政治制度变革也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在第三王朝与第四王朝的大部分时
期，宰相( )是由王子担任的;在第四王朝，在朝廷担任要职的往往是国王的儿子或兄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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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五王朝，王室成员已经不再担任朝廷要员。① 根据巴塔( Miroslav Bárta) 的研究，第五王朝时中
层官员的头衔大量增加，国王逐渐将祭祀与司法方面的权力让渡给官员，非王室出身的官僚阶层得
到了极大的发展。② 这也就是说，从第五王朝开始，古埃及国家的行政体系经历了一个“去王室化”

过程。王室宗亲被排除在了官僚系统之外，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官僚。

王室与朝廷的制度性变革，臣子与君主之间关系的变化，必然也会影响到君主与神之间关系的
设定。王权虽然是神圣的，但是君主个人不再与神相混淆。如果说，第四王朝的金字塔是将王权与太
阳神信仰统合在一处，或者说，太阳神信仰依存于对君主的祭祀与崇拜，那么到了第五王朝，太阳神庙与
金字塔的分离，代表了王权与宗教的区分，对太阳神的崇拜与对国王的崇拜不再是同一的，对太阳神的
供奉独立了出来，太阳神信仰脱离王权而走向了独立。阿布希尔的太阳神庙有独立的祭司，祭司的头

衔为“在某太阳神庙中的拉神祭司”，例如“拉之田野中拉神祭司”( ) ，③与金字塔

祭祀的头衔不同。与此同时，大批参与到祭祀活动中的官员开始寻找自己的信仰体系，在精神领域
不再依赖于强大的君主。第五王朝君主所修建的金字塔之间距离很近，并没有为其臣属预留位置，

改变了第四王朝时臣属在君主金字塔附近建造马斯塔巴陵墓的传统格局。④ 此时的臣属并不需要通
过埋葬在君主陵墓周边来获得永生，而是有了新的途径。

最终，官僚系统的发展与官员对独立信仰体系的需要催生了奥赛里斯来世信仰，而奥赛里斯信
仰也逐渐为王室所接纳，成为主流信仰。在第五王朝末期出现的《金字塔铭文》中，奥赛里斯信仰与
太阳神信仰合二为一，共同构建了古埃及文明的信仰体系。

四、挑战与融合:拉神与奥赛里斯神

到了第五王朝末期，宗教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

其一，从杰德卡拉 －以色希( Djedkara Isesi) 开始，停止了太阳神庙的修建;以色希的在位时间较
长，⑤其金字塔没有建在阿布希尔，而是选址于南萨卡拉，除了一座属于第四王朝君主谢普赛斯卡夫
( Shepseskaf) 的马斯塔巴陵墓，当时的南萨卡拉并没有其他王家陵墓。

其二，从乌纳斯开始，金字塔的墓室墙壁上，出现了保佑君主到达来世的宗教经文《金字塔铭
文》。在此之后，第六王朝的金字塔中都刻有铭文。

其三，奥赛里斯神的出现。在第五王朝后半期，奥赛里斯的名字首先出现在私人祭堂的铭文中，

随后也出现在了《金字塔铭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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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 28 年，参见 Nigel Strudwick，Th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 in the Old Kingdom: The Highest Titles and Their Holders，KPI，
1985，p. 3;也有 40 年的说法，参见 Shaw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p.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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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赛里斯是古埃及的冥界之神，掌管着对死者的审判，而对于其起源，学界一直争论不断。① 有
学者认为，奥赛里斯是一位外来的神，②可能来自三角洲东部地区，在早王朝之前就为埃及人所知。③

其限定符号为人形，最初出现在萨卡拉一位高官的墓室假门铭文中; ④其人形的形象来自王权的观
念，即奥赛里斯是死后被做成木乃伊的上埃及王; 奥赛里斯所佩戴的王冠来自上埃及的白冠，而《金
字塔铭文》也将其与上埃及和阿拜多斯联系在一起。⑤ 奥赛里斯的出现为太阳神信仰带来了新的变
化，可以说，太阳神信仰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有学者认为，奥赛里斯与太阳神形成了某种
竞争关系。⑥

《金字塔铭文》涉及了国王与太阳神和奥赛里斯两位神祇的关系，⑦并隐约提及了奥赛里斯、赛
特( Seth) 与荷鲁斯的神话，即奥赛里斯为其兄弟赛特所杀，而荷鲁斯为其父奥赛里斯复仇的故事。
奥赛里斯神话并非是对太阳神拉的削弱或替代，太阳神庙的停建，也不是停止供奉太阳神，太阳神在
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庙接受供奉，在死去君主进入来世而获得重生的过程中也仍然扮演着重要作
用，例如，乌纳斯金字塔墓室前厅的石柱就是用来自赫利奥波利斯附近的石英岩制作而成的，这种坚
硬的石材是与太阳神信仰密切相关的。⑧ 相反，奥赛里斯的引入是将太阳神信仰中的来世信仰赋予
了一位更为人化的神。赫利奥波利斯的神学家们在奥赛里斯信仰流行起来以后，将其纳入了太阳神
信仰的范畴之中，从而形成了赫利奥波利斯的神学传统，即“九神会”( psd－ t) 。⑨ 在《金字塔铭文》中，
国王是太阳神的化身，同时也借由成为奥赛里斯而到达来世，称为奥赛里斯某某。这实际上调和了
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关系，瑏瑠将王权、君主、来世、太阳神与奥赛里斯纳入了统一的框架中。在这个
新的神学体系中，太阳神是造物之神，而奥赛里斯则是由造物主衍生出的神，因其具有死后重生的力
量，而成为掌管来世与重生的神。在“九神会”中，太阳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间接化，太阳神不再是
直接的统治者，因为奥赛里斯及其子荷鲁斯在此充当了神话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过渡，而此时的君主
不仅仅是太阳神之子，也是奥赛里斯的化身。

奥赛里斯神话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将王位继承上升到了神学高度，奥赛里斯代表了君主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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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赛里斯的起源，及其名字可能的含义，参见 John Gwyn Griffiths，The Origins of Osiris and His Cult，Brill，1980，pp. 87 －
107．
D． Lorton，“Considerations on the Origin and Name of Osiris，”VarAeg 1 ( 1985 ) ，pp. 113 － 126; Shalomi-Hen，“The Dawn of
Osiris and the Dusk of the Sun-Temples: Ｒeligious History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Dynasty，”pp. 422 －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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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人名为 Ptahshepses，参见 Bertha Porter and Ｒosalind L． B Moss，Topographical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Egyptian Hieroglyphic
Texts，Ｒeliefs，and Paintings． 2d ed．，rev． and augmented，Clarendon Press，1972，p. 464; T． G． H． James，Hieroglyphic Texts
from Egyptian Stelae etc，Part I，2nd ed．，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61，pl. 17．
John Gwyn Griffiths，The Origins of Osiris and His Cult，Brill，1980，pp. 85 － 87，121 － 136，147．
Brigitte Altenmüller，Synkretismus in den Sargtexten，Wiesbaden: O． Harrassowitz，1975，p. 101．
Allen，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p. 7．
Lehner，The Complete Pyramids，p. 155．
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的书吏阶层在太阳神信仰的发展及其与奥赛里斯相融合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古王国早期，虽然只有少部分王室成员的名字中包含拉，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书吏姓名中包含拉神的名字。太阳神信仰可
能首先是从书吏阶层中开始的，随后被王室贵族所接纳。参见 Kahl，“Ｒa Is My Lord”: Searching for the Ｒise of the Sun God at
the Dawn of Egyptian History，pp. 34 － 38．
Voss，“Untersuchungen Zu den Sonnenheiligtümern der 5． Dynastie: Bedeutung und Funktion eines Singulren Tempeltyps im Alten
Ｒeich，”p.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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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更迭，为新君主代替老君主即位提供了神学上的依据。① 当君主死去时，就成为奥赛里斯，而新即
位的君主，则成为荷鲁斯。因此，王位的更迭不再仅仅是与太阳神相关联的自然现象，而是在神学的
框架下重新被赋予了人性化的含义，而赛特神的引入也为秩序( 马阿特) 战胜混乱提供了神学上的解
释。如果说太阳神信仰是将政治权力的更迭与宇宙规律相联系，是权力来源与延续的“自然化”，那
么奥赛里斯神学体系则是其“人化”的体现，将人间君主的更迭看作神话的重演，从而赋予其正当的
含义。古埃及文明善于接纳新的文化要素，并将其与自身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特点，在这里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

从乌纳斯开始，金字塔内部的装饰也发生了改变。乌纳斯金字塔中，《金字塔铭文》出现在墓室
墙壁、前厅与走廊的墙壁上，铭文中的字符都被涂成了蓝色，可能象征着死后世界多水的特征。墓室
的天花板被涂成了深蓝色，上面还绘有金色的群星。而墙壁则模仿芦苇席与木质框架的式样加以装
饰，并使用黑色石棺来代表大地。② 甬道浮雕上首次出现了私人墓葬中的主题，包括运送石材，工匠
制作黄金和铜质器皿，采摘无花果和收集蜂蜜，收获庄稼等。这些现实性的主题体现了丧葬仪式和
供品的准备过程。从私人墓葬来看，第五王朝与第六王朝时期的私人墓葬装饰，并没有本质上的改
变，但出现了以奥塞里斯为主的献祭模式，墓室浮雕和壁画也更加强调葬礼和供品的重要性。

奥赛里斯信仰在私人丧葬领域的流行，剥离了君主作为臣属来世保障者的功能。③ 在神话体系
中，奥赛里斯是死去的君主。在《金字塔铭文》中，去世国王的名字被冠以奥赛里斯之名，称为奥赛里
斯某某，君主需要通过成为奥赛里斯来到达来世。而在第一中间期出现的宗教文献《棺文》中，普通
人的姓名之前，也冠以奥赛里斯之名，代表着死后与奥赛里斯神相结合。人们无须借助君主的力量，

即可享有来世。

与宗教领域的变化相对应，当时的政治与社会也经历着重大变革。在以色希统治期间，高级官
吏的头衔和官阶体系，以及祭祀阶层的头衔都发生了改变。宰相掌握了更多的权力，而中低层官吏
的数量则被削减;权力被下放到了地方，地方上的事务开始交由地方长官负责，而在第五王朝的前半
期，地方事务都是由中央统一管理的。④ 此外，从第五王朝开始，君主与个人在经济关系上也发生了
变化。在修建陵墓方面，国家对私人墓葬修建的经济支持减少，而私人资金的支持不断增加。⑤ 这就
是说，私人墓葬的建造不再是王室的责任，而更多是臣属的个人选择。乌纳斯与第六王朝的第一位
君主泰提在乔赛尔金字塔附近建造了自己的金字塔，这可能代表了向过去传统的回归。泰提金字塔
延续了第五王朝的建筑模式，其墓室墙壁上刻有《金字塔铭文》。同时，乌纳斯与泰提统治时期，王公
大臣也将墓地选址在了萨卡拉，在乔赛尔金字塔附近建造自己的陵墓。但是，在泰提之后，第六王朝的
君主都将自己的金字塔建造在了南萨卡拉，臣属在建造墓地时也没有再追随其所侍奉的君主。⑥ 在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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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参见 Violaine Chauvet，“The Conception of Private Tombs in the Late Old Kingdom，”PhD dis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4，pp. 396 －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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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墓葬中，奥赛里斯这位君主化了的神替代了现世的君主，作为冥界之主来保障普通人的来世。这
就是说，在宗教意义上保障臣属的来世已经不再是君主的职责，而君主本人也需要通过宗教经文与
仪式才能到达来世。① 可以说，第五王朝末期宗教思想上的变革，将王权限制在了现世领域，将来世
划分到了神的领域。

五、结论

综上所述，从早王朝到古王国时期是古埃及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太阳神信仰经
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复杂发展历程，而太阳神信仰所经历的一系列发展变化，都与王权紧密相连。可
以说，国家政治体制与宗教哲学观念这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理解古埃及文明发展演变的基础。

从祭祀与丧葬建筑类型变化的角度，早王朝时期与古王国时期太阳神信仰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
段:一是从第一王朝埃及国家建立到第三王朝乔赛尔阶梯金字塔建造完成;二是第四王朝，其标志是
东西走向的金字塔建筑群的出现;三是从第五王朝开始到以色希统治时期，其标志是太阳神庙的建
造;四是从第五王朝最后一位君主乌纳斯统治时期到第六王朝末期，这一时期的标志是太阳神庙建
造的终止和《金字塔铭文》的使用。

在早王朝时期，对太阳的崇拜更多是基于对自然力的崇拜，尚未发展出复杂的宗教观念。到了
第三王朝，阶梯金字塔的修建代表着对太阳神的崇拜融入到了对来世的宗教解释中，君主通过成为
太阳神而到达来世，获得重生。到了第四王朝，君主开始修建巨大的金字塔建筑群，王权的发展达到
了顶峰。吉萨高原的金字塔建筑群代表了太阳的运动轨迹。君主成为个人化的太阳神，对死去君主
的供奉与太阳神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此时出现的“拉之子”的称号第一次确立了君主与太阳
神拉的关系。到了第五王朝，太阳神庙的修建标志着太阳神信仰有了新的发展。神庙给予了太阳神
独立的地位，对君主的祭祀与太阳神信仰得到了区分。从以色希开始，君主不再建造太阳神庙。以
色希的继任者乌纳斯将保佑君主复活的经文镌刻在金字塔墓室墙壁上，即《金字塔铭文》。奥赛里斯
首先出现在私人墓室铭文中，继而也同太阳神一起成为了《金字塔铭文》的主角。太阳神信仰并没有
因为奥赛里斯的出现而衰落，而是与其结合，发展成更为复杂完备的神学体系。在引入奥赛里斯神
之后，赫利奥波利斯的神学家发展出九神会，为拉神信仰增添了完整的神谱与神话。王权的神圣性
与王权的更迭在神学意义上有了双重解释: 太阳神拉赋予了王权永恒性与神圣性，而奥赛里斯的死
亡与荷鲁斯的掌权则代表了权力的新旧更替和世间的秩序。可以说，古埃及宗教的基本架构，就是
在古王国时期形成的，在经历了古王国时期漫长的发展与演变后，太阳神信仰与奥赛里斯信仰融为
一体，形成了复杂完备的神学体系，为后世神学体系的发展构建了基本框架。

［本文作者温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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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i Tao，The U． S． Propaganda Policies towards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1949 －1969)

In the firs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PＲC) ，the U． S．

propaganda policy towards PＲC mainly focused on the theme of ‘telling the historical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From 1949 to 1953，the propaganda policy towards PＲC adopted b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included two interrelated parts: to alie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and to advocat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1953 － 1961，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changed its propaganda policy towards PＲC．

Firstly，the U． S． propagandists planned to continue selling‘the historical friendship’，but they gave

up afterwards and adopted an offensive propaganda campaign targeting at Communist China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U． S． containment policy towards PＲC． In the 1960s，the Kennedy and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propaganda policies towards China changed again， and propagandists

emphasised advocating‘resume our historical ties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with

the purpose of infiltrating‘the Bamboo Curtain’． During the period befor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U． S． propaganda policies towards PＲC were frequently inconformity with its foreign policies

towards PＲC． The reason is that propagandists sincerely believed in‘the Myth of the Sino-American

Frendship’and deemed that‘the historical ties of friendship’with the Chinese people can make a

peaceful evolution of Communist China and therefore improve the Sino-U． S． relationship． Essentially，

the propaganda policy concerning‘telling friendship’was a kind of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U． S． for

pursuing the imperial identiy．

Wen Jing，The Evolution of the Solar Cult during the Old Kingdom of Egypt

From the Early Dynastic Period to the Old Kingdom，the solar religion in Egypt developed from

germination to maturity． In this process，there appeared a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the solar cult，

the kingship，and the belief of the afterlife． The solar cult may have sprouted in the Early Dynastic

Period． Little evidence，however，has been attested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ep Pyramid．

During the Fourth Dynasty，the king became an earthly symbol of the sun god． The Sun，the king，and

the afterlife were closely linked． The cult of the deceased king beca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solar

religion． The solar cult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Fifth Dynasty．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reaucracy

and the kingship，the solar religion moved towards institutionalisation． The kings began to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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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sun temples so that the solar cult became independent from the cult of the king． From the

end of the Fifth Dynasty to the Sixth Dynasty，the cult of Osiris appear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at of the

Sun． Osiris substituted the role of the king in the afterlife． At this point，the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had built its frame． The Sun，the kingship，and the belief of the afterlife based on Osiris accordingly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later Egyptian theology．

Li Shuyang，The Messianism and the Jewish Exilic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Jewish Messianism is essentially a conception of the Jewish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After the Bar Kochba Ｒevolt from 132 A． D． to 135 A． D．，the Messianism

transformed from preaching national politics and heroism to calling up the Jews to indulge in religious

moral practices and wait for the redemption patiently． This transformation prompted the Messianism to

adapt to life in exile． The Jews living in the Middle Ages constructed the exilic politics based on the

Messianism． However，such transformation has not been accepted absolutely widely． Some Jews still

observed the traditional Messianism with national political factors． Based on such theory，these Jews

impacted on the Jewish exilic politics． In general，the medieval Jews faced a historical dilemma． On

one side，they yearned for the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n the other，they were incapable of returning

to their homeland and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regime． Facing this dilemma，the Jews diverged greatly

ove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This situation put the development of Messianism in two parallel ways，

and the exilic politics cannot be overthrown though it was unstable．

Ai Ｒengui，The Jerusalem Schoo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of

the Jews

In the 1920s and 1930s，a group of Jewish scholars who were trained by modern European

academic systems immigrated to Palestine． They interpreted the Jewish nation and Jewish history in a

romantic way，forming the so-called‘Palestinocentrism’which emphasised that the Jewish nation was a

continuum of the unified national organism，advocated reinterpreting the Jewish history certred on the

Eretz Israel，negated the existence of Diaspora and took the Diaspora Era as an intermediate period

between ancient glory and modern revival． In the meantime，they also ignored and erased the traces of

Arabs in the Land． These scholars known as the Jerusalem School mainly assembled at the Heb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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